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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作标/文

在温岭石塘镇驻地金星村一带，方圆二三公里的区域，过去和
现在，老一辈人都习惯称其为“上马石”。

关于“上马石”地名的由来，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
事。明代嘉靖年间，台州沿海倭患严重，百姓苦不堪言。抗倭名将
戚继光奉命率部驰援浙江沿海，在石塘境内海拔最高的宫仔顶山巅
（俗称“狗橘城头”）建造烽堠，安营扎寨。每当倭寇从石塘沿海
来犯，戚家军都奋勇出击，屡战屡胜，最终平定倭乱。相传戚将军
凯旋时，从箬山港湾上岸，翻越牛栏闩岭，途经一处山弯。因坐骑
高大，路旁恰有块巨石，戚将军便顺势以石为垫脚，上马启程。为
感念戚将军的丰功伟绩，当地百姓将此地命名为“上马石”，此名
沿用至今。

“上马石”之名，在清代方志中也有记载。据《特开玉环志》
（乡都篇）记载，上马石与大岙、后沙、田湾、打鹿坑等地同属玉
环第二十一都。该志书“议禁沿海事宜篇”收录了温台玉环清军饷
捕同知张坦熊于雍正七年（1729）十月十六的咨文（内容略）。咨
文中提到：“今准黄岩镇咨复，声明‘玉环新开垦石塘等山岙，孤
悬海外，无文武稽查，非玉环可比，岛岙四面通洋。查石塘山、上
马石、打鹿坑等十余处居民，已开田地约千余亩，多升科起则，现
由玉环征收（略）’。”同年十一月初二的后续记述明确指出：“蒙
此，卑职遵查石塘与太邑松门所城相隔一浦，潮长小艇可渡，潮落
涂上可行，田地沃壤，向来有异地奸民潜居私垦（略）。今查石
塘、上马石、打鹿坑垦民皆系太邑松门、淋头之民，虽在地开垦，
但家室仍在淋头、松门等处。冬作时聚集耕种搭厂而居，秋获时米
谷运回内地拆厂而归。每于收获之时，厂头挨厂稽查米谷，令搬回
内地，不许存厂，并取具厂头同厂甘结存案（略）。”这份珍贵史料
表明，雍正年间在上马石开垦的民众主要来自松门、淋头一带。如
今，上马石的潘、包等姓氏村民，其先祖多源于此，与松门、淋头
同宗。

地理位置上，上马石背靠石塘最高峰宫仔顶，扼守交通要冲。
无论是石塘至松门还是箬山至松门，上马石都是必经之路。其重要
性在民国档案中也有印证。温岭县档案馆藏1931年3月县长唐楩献
巡视东南乡（石桥头、松门、箬山等地）的报告，对上马石有如下
描述：“廿四日，自南塘头至石柱头一带，石路被海潮坍损，行旅
不便。至上马石，有小市镇。新筑石炮台，高悬保卫团旗帜，是七
村联合保卫团驻扎处。因台系新筑，设备未全，故暂在庙内办公。
教练员从前是警备队出身，不谙陆军礼节，团务由委员会值月委员
主持。有枪卅一支，每支平均附弹约三十发。访闻该团干预民刑事
件，当即严加训斥。缉捕方面尚称努力，或因此招怨。自上马石至
牛栏岗，皆山路。将至石仓岙村时，遣人先通知该村及里箬，以免
误会。”

另一份1934年4月温岭县县长夏高阳的巡视日记，生动描绘了
当时的上马乡（即上马石一带）：“十七日，星期六，晴，上午八时
起程赴上马乡，路程约十五华里，均为羊肠山径，曲折于海岛间，
涛声相伴，行程颇速。不善行路者，气喘吁吁。到达上马乡公所，
午膳后，县党部江书记长到乡参加本组同往辅导，先行检查乡公所
内各项业务，至二时举行座谈会，计到会五十九人，听取工作报告
并查看该乡公所各项设备布置，该乡成绩较淋川、钓磞为佳
（略）。廿三日，星期五，阴雨，本日决定雇三板船至上马赴松门。
八时下船，约半小时至上马石。时天色阴沉，似将大雨，乃转乘内
河船。一部同仁携伞步行，至半途，阵雨大作，步行者仍奋发前
进。迨至松门南门，该镇公所人员及自卫队第三中队均至南门外欢
迎。整队进城，颇动民众观瞻。同行陆区长因脚趾痛不便行走，由
箬山雇轿后来。虽因脚痛坐轿，但已破本团不坐轿之规矣。”这些
档案清晰展现了民国时期上马石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
位及其历史变迁。

教育与信仰方面，上马石有深厚积淀。《温岭县续志稿》及
《太平县古志三种》 记载，位于上马石大王庙 （又称“上马右
庙”）内的上马石乡中心小学，前身为清代兴文蒙馆，后改为兴文
义塾。光绪三十四年（1908），地方乡绅林培等人倡办，利用涂坦
（海涂垦地） 170亩作为经费来源，正式改设为兴文学堂。民初发展
为兴文小学，后成为乡中心小学。这座历史悠久的大王庙，在近代
更是重要历史事件见证地。1939年侵华日军进犯石塘、箬山沿海，
温岭县自卫抗日前线指挥部设于此，乡民在此与敌殊死搏斗，庙宇
最终惨遭日军焚毁。据大王庙碑记，1943年5月，当地群众集资重
建。1947年春夏间，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以庙会“慈
善救饥”为名，在此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赈灾救饥”和“减租减
息”斗争。1949年 10月，代表翻身农民的上马农会在此成立，并
相继开展了反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及土地改革等运动。

现存一份1951年4月的会议《通知》书，内容为“兹定于本月
十七日下午一时在大王庙召开征收大会，希你接到通知按时到会，
并携带全部田图契约，还须造好清册一并交到大会，切切无误为
荷，此致！箬山乡第六村业主颜某某”，落款为“上马第六村启”，
并盖有“温岭县松门区上马乡人民政府印”的公章。这份《通知》
表明，当时的大王庙不仅是祭祀场所，更是村民议事、行政办公、
教育乃至革命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据传，各帮会组织也常在此庙
的协约碑前解决内部事务。

民国时期，上马石人文气息浓厚。松门人刘铭藻，有“花隐诗
人”之称，其《花隐诗稿》中收录了多首与上马石相关的诗作。如
《重九在上马登狮山》：“不去登山学画山，登山人在画中间。频年
踬蹶应如是，今日伸舒莫放顽。拄杖登临须实地，傍儿徙倚亦怡
颜。纵观天地无形外，回首青茔泪暗潸。”又如《重阳作登山图以
造兴》：“往岁曾登马石巅，今朝仍作画中仙。登山不若画山好，画
里登山别有天。”1926年 4月 8日所作的《和包君子韶六旬初度原
韵》及 1931年 9月 10日《上马兴文学校留别》等诗篇，均记录了
他在上马石的交游与感受。

诗中所提的包子韶 （1866 年出生，卒年不详），号宫山楼主
人，石塘捕屿人，是当时上马石一带的乡贤，其诗作在《花隐诗
稿》中也有收录。如《和花隐》：“隐居廛市惜吟身，不问人间富
与贫。十亩桑闲留胜迹，一庐风趣养精神……擎钵敲诗频翘企，
临风尚志竟推抡。明知高蹈谁能媲，未入深林我失真。昨叩崇阶
欣领略，得成后果自前因。”再如《答促践约》：“频年历碌竟知
非，殊慕清高仰吉晖……鲸川浩渺情相契，马石低垂意未违。约
践三生仍不负，梦魂时到白云扉。”又如《约践自忆》：“宫山岑
寂寂无哗，菽水维持足养家。淡泊一生贫自守，安闲终日手交
叉。每逢月夕频赊酒，时向园中数落花。但得蓬门无俗客，且教
炉火少烹茶。”这些诗作生动反映了民国时期上马石文人雅士的
生活情趣与精神风貌。

经济生活方面，盐业曾是上马石的重要产业。上马盐场始建于
1952年，1962年改扩建后初具规模。盐场由六个村组成，其中盐
南、盐北村以晒盐为主业；金星、后沙、南一、南二则为农盐兼业
村。直至上世纪后期，上马石村民仍多以农业和盐业为生。1961年
5月 18日《延边日报》在报眼位置刊登新华社稿称：“位于东海之
滨的浙江著名制盐场—温岭县松门公社上马制盐厂的盐工积极采取
措施，保证原盐增产。”箬山乡贤朱振煜先生在《海山旧事》（上马
石晒盐坦）一文中，对盐民的辛劳有细腻描述：故乡的“海盐”以
海水为原料，盐民们终年在烈日下劳作，“赤脚板拖双木屐”，在盐
坦、盐板间“灌、耙、推、挑、晒、撒”，用长筅帚、木耙反复扫
刷，经多日暴晒方能收获“白花花的盐粒”。盐粒堆积成“雪白的
盐山”，被盐民们视为“金山银山”，期盼着“日进斗银，年进斗
金”，其艰辛与希望，常以“日进斗银，年进斗金”的春联寄托。

如今，曾经的上马盐场早已废弃，原址上崛起了滨海新城，
居住小区和厂房林立，成为石塘镇的城镇中心。时事更迭，兴废
交替，上马石这片承载着抗倭传说、垦殖记忆、盐场岁月与革命
风云的土地，已悄然蝶变为一座充满活力的滨海新城，续写着新
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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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红/文

随着农历七月的到来，微信上关于七夕的各种信息
映入眼帘，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在我儿时的石塘，农
历七月的热浪裹着海腥气，将小镇的屋檐都蒸得微微发
颤。白领头路以南，石塘街巷间，一种隐秘的喜悦悄然
弥漫开来，七月初七的小人节，正随着潮汛缓缓靠近。
同样是祖先从闽南移民到石塘，仅隔一条白领头路，粗
沙头方向却静如往常，仿佛被无形的线划开，这方土地
上的孩子，尚无缘触碰这独属于石塘“阿妹”的华彩。

我家在粗沙头，外婆、舅舅、姨母家都在石塘。从
七月初二到初六，七月七的邀约序幕就已开启，白领头
路那条蜿蜒石径上，便渐次浮动着挑担提篮的身影，扁
担轻颤，竹篮微晃，里头盛着的是裹满红糖的浑圆糯米
圆，那甜香似乎穿透竹篾，丝丝缕缕缠住了我们这些孩
子的心。后来，糯米圆悄然演变为圆粉、包子，但那份
滚烫的邀约之意从未改变。

当表姐提着糯米圆登门那日，便是我和弟弟们启程
的号角。急急卷起几件衣物，我们便如挣脱樊笼的雀
鸟，沿着那飘散甜香的石径，奔向外婆与姨母们的怀
抱。二姨家成了我们临时的巢。二姨极爱洁净，楼板被
擦洗得泛出木质最本真的浅白光泽。入夜，我们一群孩
子便在此打地铺，男孩女孩各据一方，身体挨着身体，
呼吸交织着呼吸。窗外狮子山黝黑的轮廓在月光下沉
默，我与表妹挤在狭小的窗台上，借着星光，复述从大
人处听来的狮子山传说，黑暗中仿佛有巨兽在故事里苏

醒又沉眠。
小人节前夜，整个石塘的空气都绷紧了期待。我们

这群“阿妹”如藤蔓般缠住忙碌的大人，央求那讲了一
万遍的牛郎织女。大人们被缠不过，只得在满手糯米粉
香中重述古老星河的守望。故事终了，我们便蜂拥至门
前“小道地”，仰着脖颈在墨蓝天幕上急切辨认：那是
牛郎星么？那是织女星么？初六的夜，常如约般飘起细
密雨丝，温柔地沾湿我们仰望的脸庞。大人说那是织女
的眼泪，懵懂的我们不懂情意千钧，只觉那雨丝清清凉
凉，是天空为故事落下的注脚。

七月初七的晨曦尚未完全驱散海雾，家家户户次第
打开大门。供桌被郑重地摆放到家门前，霎时成了流动
的盛宴：鱼虾闪着银光，瓜果堆叠出小山，刚蒸透的糖
龟氤氲着甜暖白汽……而最夺目的，是桌子中央那纸扎
的彩亭彩轿，繁复精巧，宛如微缩的琼楼玉宇。大人们
无比虔诚地对着彩亭彩轿合十默祷，鞭炮声清脆地划破
晨空，宣告仪式结束。最后，那承载着万千希冀的彩亭
彩轿，被置于铁锅之上焚烧。火舌舔舐间，大人们总会
悄悄留下几个色彩鲜亮的小泥偶给孩子们玩耍。这些泥
偶被我们珍重地带回家中，端放于家中柜子最显眼处，
成为小人节余韵悠长的信物。

七月初七不仅是孩子的“小人节”，也是大人小孩
的“美食节”。接下来的时光，是唇齿间流动的盛宴。
亲戚们体贴地将宴席错开，舅舅家的鲜香海味尚在舌
尖萦绕，姑姑家的佳肴又已上桌，小姨家的甜点已在
召唤。整个石塘仿佛被卷入一场以爱为名的接力飨

宴，空气里交织着烹炒的浓香、笑语与碗碟轻碰的清
响，这连续不断的丰盛竟使春节过大年也黯然失色。
我们在席间穿梭，肚腹饱胀，心亦被亲情填满。大人
们吃完宴席回家，我和弟弟却还要赖在石塘住上数
天，直至姨母家备下的食物被我们这群“小蝗虫”扫
荡殆尽，才恋恋不舍地告别石塘，回到粗沙头，心中
开始默默盘点下学期的书本。

石塘的方言里，无论男孩女孩，都叫“阿妹”，这
昵称包裹着化不开的亲昵与宠溺。童年小人节的甜糯、
星雨、彩亭彩轿的火焰，无不浸润着长辈以“阿妹”之
名倾注的无垠之爱。

岁月流转，我们这一代大多已迁居城市，石塘的
海风与街巷渐渐成了地图上的一个坐标。下一代的

“阿妹”在楼宇间成长，他们的节日清单里，小人节那
焚烧彩亭彩轿的仪式，连同牛郎织女的星雨传说，已
悄然褪色，成了相册里泛黄的旧影。而我，亦在人生
的旅途中，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信仰归宿。

纵然环境改变，信仰有殊，那份凝视生命时油然而
生的、想要将其温柔包裹的悸动，那份渴望所爱之人平
安顺遂的深切祈愿，其内核从未改变。

从被珍视的“阿妹”，成为珍视“阿妹”的长辈，
或许“小人节”最深重的意义是爱之传承。石塘海边那
特定的仪式已随潮水退去，但爱的河流从未断流。它以
更日常、更普世的方式奔涌在城市的车水马龙间，在电
波的传递中，在各自安好时的挂念里，在信仰赋予的平
安与祷告中。

石塘小人节的童年回忆

十八岁以前，天空是纯粹的蓝
那里有早已忘却的鸟儿，在歌唱
迷失的森林
就像月亮打捞水中遗失的名字
无言以对的时候，眼睛比嘴巴先
开口
她来回踱步，赌一个春天的降临
将伤疤画成一束花朵，在客厅呆
坐
恍惚间丢失一枚硬币，窗外落叶
起舞
人们在黄昏相爱，在清晨别离
她记得，花绽放一生
狂乱的心跳

十八岁
▶王灵朦

晚霞在瓷青的天幕晕染，
熔成半盏胭脂潮。
群鸟驮着碎金掠过林梢，
羽翼下抖落光的酒浆，
我们醉在蜜色的柔波里。

你的眼睫沾满金箔，
风把云絮吹成纱帐。
余晖缠绕你微扬的嘴角，
我看见整座燃烧的苍穹，
在你唇间渐渐沉淀。

当暮色浸透相扣的指尖，
霞光便有了形状：
那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
用我们相偎的剪影，
在昼夜交界处落款。

暮色情书
▶戴志伟

一面墙，一幅画
被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一起
从此
心背相依，不离不弃
从此
墙成了画的靠山，画装饰成墙
的风景

尽管墙边有门
门缝四季有风吹来
画与墙会有一丝松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经岁月的风风雨雨
钉子也会渐生锈痕
而墙与画的命运
却
因一颗钉子的穿入
血脉相连
一如既往地坚持初心
活成了人世间人人欣赏的风景

墙与画
▶杨光武

这是一扇会移动的窗
一个身着蝴蝶装的小女孩
趴在它的身上
静静地，默默地
眺望

前方可以是崇山峻岭
可以是平畴沃野
流过中，也许是林立高楼
也许是行人匆匆

她的姐姐，从北京乘飞机回到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她的心，也从家里飞到了那里
她在默数，她在穿越
从这个风景到那个风景

移动的窗
终于慢下来了
旅客不知
她为什么突然摆动
那对翅膀
为什么突然指着
窗外，欢欣雀跃起来

也许，对她来说
最美的风景
就在下一刻
——想着与姐姐
能够牵手在同窗之下
一起成为妈妈手机相册里
那对看风景的女孩

动车上看风景
的女孩

▶江文辉


